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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

—
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

陈春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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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is “ b e li e f s p a e e ” e x is t e d in a s t a t e o f u n e e a s -

in g d e ve lo p m e n t
.

在关于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中
,

人们

常常用
“

信仰圈
”

或
“

祭祀圈
”

之类的术语来

表达神明和庙宇的信仰空间
。

在常见的分析架

构之下
,

不管是
“

信仰圈
”

还是
“

祭祀 圈
” ,

往往都被理解为一种比较确定的
、

可满足共时

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范围
。

而民间信仰的实

际情况要复杂许多
。

本文试图通过对广东东部

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的研究¹
,

描述一个相互

重叠的
、

动态的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
,

以及这

种信仰空间所蕴涵的权力支配关系和
“

超地

域
”

的社会心理内容
。

一
、

社区早期发展与社

庙系统的形成

我们要讨论的名为
“

樟林
”

的村落
,

位于

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北部边缘
。

明代成化十四

年以前
,

此地归潮州府海阳县管辖
,

成化十四

年至嘉靖四十二年隶属饶平县
,

嘉靖四十二年

澄海设县以后
,

樟林及其所属的苏湾都划归澄

海
,

后来逐渐成为澄海县北部最重要的政治
、

军事和市场中心
。

明代嘉靖二十六年所修 (潮州府志 ) 已记

载饶平县苏湾都江北堡有
“

樟林村
” ,

但当时

樟林并非一个聚落
。

根据 1 9 81 年 8 月在当地

发现的一批文献º
,

从元初至明中叶
,

所谓的

“

樟林村
”

是由散居在今樟林北面莲花 山麓的

陆借围
、

周膺围
、

蔡膺 围
、

程盾围
、

小陇
、

大

陇等小 乡里组成 的
,

其居民主要是渔 户或 蛋

户
,

负担军役和渔课
,

归设于附近的东陇渔泊

所管辖
。

嘉靖三十五年三月
,

为了防御 日益严

重的海盗
、

楼寇的侵扰
,

原散居于莲花山麓的

各个小村 落开始在山下埔地合建一个大的聚

落
,

同年十月樟林排年户共 巧 姓户丁上呈潮

州知府
,

请求在这个新建的聚落设防自卫
:

缘居等海滨蚁民命乖运奥
,

居址

莲胜荒丘
,

三五成室
,

七八共居
。

可

为生者
,

耕 田捕海 ; 遵治化者
,

变物

完官
。

前属海阳
,

今隶饶平
,

课排军

民
,

凛分赫然
。

如令复为不 幸
,

寇楼

猖振
,

东海 汪 洋
,

无可御堵
,

西土孔

迩
,

难以教援
。

况又河 口军卫
、

释地

步兵各 自保 宁
,

庶个 穷黎
,

哀 教无

门
。

家室 所有
,

悉 为洗迄
。

惨惨 哭

哭
,

莫可 奈何
。

今遗余 苏商度计阻
,

必合聚筑稍能存生
。

故本年三月合集

众村移会南面官埔创住
。

但斯地樟林

擂楠 丛 什
,

可 为屋 具
,

四 面 沟湖深

里
,

可 为备防
。

然又众庶激奋
,

欢愿

捐资筑防… …且立防之计
,

虽居等之

私利
,

实有 博及于 州外数十 里之 民

也 ; 无辜我村安寝
,

耕播种植
,

亦犹

众村之民也
。

有譬众村附入
,

官军着



捕
,

扰如王府之铁库也
。

甚至上宪按

巡
,

邑主追缉
,

亦有止居也… …兹伏

恳爷爷中达宪天
,

俯从民便
,

慈口准

筑
,

则活 万命 匪浅炙»
。

该呈文得到知府批准
,

樟林开始建筑寨墙

和炮柜
,

是为樟林
“

创乡
”

之始
。

据记载
,

樟林创乡之 初
, “

一村之 中
,

尚

犹未满百灶也
’ ,

¼
。

不过
,

既然建寨之初 已有
“

有警众村附入
”

的打算
,

之后就不断有外村

人 口迁入樟林居住的记载½
。

据称
,

最后落成

的寨墙周长八百丈零五尺
,

整个城寨占地约

60 0 亩¾
,

俨然成为在地域社会中有较大影响

力的一个大聚落
。

隆庆五年澄海新县城落成之

前
,

樟林即为知县经常驻桦之所
:

澄 海一 县创设 于 明嘉 靖四 十二

年
。

其地原属海 (阳 )
、

揭 (阳 )
、

饶

(平 ) 三 邑
,

因鞭长不 能及腹
,

难于

控取 争输
。

故割地增设一令
,

亦未暇

计及 其山 川形 胜
、

土地物宜也
。

官此

者来无定居
,

或驻蓬州
,

或律林
,

或

冠陇
,

至今土人犹能言之¿
。

此外
,

明代的地方文献
、

潮州戏文和碑刻 中
,

还有许多记载
,

从不同角度反映嘉靖至万历年

间樟林在地方社 会中的地位 已 经相当引人注

目
。
À

就是 在这 样 的情形之 下
,

从 万历年间开

始
,

樟林的社庙系统开始形成
,

社区内部的地

域支配关系
,

也通过社庙之间关系的互动表现

出来
。

万历十四年
,

村民们在社区南部村 口修建

山海 雄 镇 庙 作 为 全 村 的 主 庙
,

祭 祀三 山国

王 Á
。

以后的 10 0 多年间
,

山海雄镇庙的三山

国王一直是全村的主神
。

万历二十五年
,

樟林

分为东
、

西
、

南
、

北 四社  
。

这一社区内部地

域空间的划分
,

一直保持至现代
。

社区地域空

间分化以后
,

山海雄镇庙继续保持全村主庙的

地位
,

同时又履行南社社庙的职能
。

此后的几

十年间
,

东
、

西
、

北三社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社

庙
。

这些社庙分别位于社 区东面
、

西面和北面

的入 口
,

东社 为三 山国王庙
,

西社为北帝庙
,

北社则为
“

七圣妇人
”

庙
。

至迟在明代末年
,

樟林的社庙系统 已经形成
。

毫无疑问
,

南社的山海雄镇庙 (也叫南社

宫 ) 拥有最高的地位和最大的影响力
。

它建立

于樟林分社之前
,

一开始就是全村的主庙
。

分

2

社之后
,

它在 当地人观念中具有双重的意义
。

一方面
,

它是南社的社庙
,

每年巡游时南社每

家每户都要捐钱
,

庙 内祭 祀的大王爷
、

二 王

爷
、

三王爷
、

大夫人
、

二夫人
、

三夫人
、

大舍

爷 (少爷 )
、

二舍爷
、

督抚两院和花公花妈分

别被请到 10 个地方供人祭拜和看戏 ( 叫
“

坐

厂 ,’)
。

这 10 个
“

厂
”

都在南社的范围内
。

另

一方面
,

山海雄镇庙仍然是樟林乡最
“

大
”

的

庙
,

是全 乡都有
“

份
”

的
。

虽然南社宫的神明

只在本社
“

坐厂
” ,

但正月二十日出游时
,

游

神的路线却包括了南
、

北
、

东
、

西四社
。

直到

现在
,

全樟林各家各户的门楹上每年游神后都

会贴上一张盖有
“

山海雄镇
”

四字的神符
,

保

佑平安
。

东社三山国王庙 ( 东社宫 ) 建立的确切年

代
,

已不可考
。

但该庙崇祯十一年已有一次大

规模重修。
,

由此推测建庙的年代当在万历二

十五年分社之后不久
。

(澄海县志) 在记载各

地社庙时
,

有
“

樟林社庙二
,

俱祀三 山国王
。

一在东社
,

一在南社
”

的说法。
,

可见
,

东社

宫和南社宫一样
,

其作为社庙的地位
,

是得到

官府认可 的
,

这一点使它相对于北社和西社的

社庙
,

有了某种优越的地位
。

每年正 月游神

时
,

东社宫的神明在本社分坐 8 厂
,

但也可以

巡游东
、

西
、

南
、

北四社的地界
,

西社宫和北

社宫的神明则 无此权利
。

至于 与南社宫 的关

系
,

东社人的解释与其他人的说法完全不同
。

东社以外的乡人普遍知道一个传说
,

即南社宫

的二王爷 (或说三王爷 ) 天性喜欢玩耍
,

一 日

到了东社的大煌
,

见有一个秋千架
,

就上去荡

秋千
,

以后一连几天在此玩耍
,

不愿 回宫
。

东

社人见此
,

只好在大煌边 上为他修 了一座庙
。

所以东社宫内只有一位国王
,

而且庙前一直保

留着秋千架
,

东社王爷巡游时
,

也要搭秋千架

抬着巡游
。

东社国王巡游的日期紧跟在南社之

后
,

前者是正月二十一
,

后者为正月二十
。

而

东社人则宣称
,

从南社宫移到东社宫的是东社

的三舍爷
,

原来两个社庙同日出游
,

有一次两

支巡游队伍在城内相遇
,

打起架来
,

结果东社

就抢了南社的三舍爷到东社
,

变成了东社的四

舍爷
。

以后为了避免冲突
,

东社才主动把游神

的 日期推后一天
。

而且
,

南社游神经过东社宫

时
,

东社宫要掩起门来
,

不然南社的三夫人见

到其舍爷
,

就会哭 起来
。

按 照东社老人的说

法
,

樟林乡最先是从东社发展起来的
,

南社宫



也是从东社宫分香火分出来的
。

这些不同的解

释反映 了在地域支配关系中的不同立场
。

不

过
,

在实际的社区内部关系中
,

东社的力量是

难于与南社抗争的
。

直至康熙年间
,

东社人还

是承认自己
“

地偏人贫
,

举手维艰
’,

。
。

其 时

正值
“

复界
”

不久
,

乡内各社庙先后修复
,

惟

独东社宫因本社没有有钱人
,

修复之事迟迟未

举
, “

以至神像露处
,

任从风雨摧剥
” ,

后来全

社 1 4 6 丁每丁出银一钱
,

上梁之 日又每家出米

5 升
,

才得以重建。
。

北社和西社还有两个未被 《澄海县志》记

载的社庙
,

分别为
“

七圣夫人
”

庙和
“

玄天上

帝
”

(北帝 ) 庙
。

在 口头传说中
,

七圣夫人原

为西社社神
,

据说樟林寨在明末曾被一伙以
“

曾阿三
”

为首的海寇攻破。
,

西社的冤死 鬼

太多
,

经常作乱
,

七圣夫人皆为女流之辈
,

过

于懦弱
,

无力弹压
,

只好辞职到北社当社神
。

玄天上帝来西社继任
,

把所有冤魂收起来压在

自己座下
,

结果就无法出门巡游
。

根据 (澄海

县志》的记载
,

北社的七圣夫人宫建于明崇祯

五年至八年间
,

时任澄海知县的叶 日藩题赠有
“

扶阳锡社
”

牌 匾。
,

至今仍悬 挂于 神完 前
。

西社的北帝庙又称
“

武当行宫
” ,

其创建年代

已不可考
,

当地人认为应在明代天启以前就 已

有该庙存在
,

因为天启四年西社贡生郑廷魁赴

省考试
,

各社庙以庙金资助其路费 (详后 )
,

西社北帝庙应在其中
。

后来郑廷魁为了答谢社

庙
,

曾捐田十三亩作为北帝庙产业 0
。

现在北

帝庙庙额上款有
“

雍正甲寅桐月之吉
”

字样
,

甲寅年即雍正十二年
,

当地人认为这次工程只

是一次重修
。

无论如何
,

北社七圣夫人宫和西

社北帝庙至今没有神 明巡游的仪式
,

确是事

实
。

尽管与各社社庙有关的传说
、

仪式和记载

所反映的庙宇之间的关系并不
“

平等
” ,

其背

后所代表的各社在地域支配关系中的地位也有

差别
,

但还是可以见到各社庙在公共事务中互

相合作的例证
。

一次后来被再三提起的举措
,

就是前述天启四年西社 贡 生郑廷 魁赴 省考

试。
, “

此人义烈为乡
,

应支各社庙金资助
,

遂得春闹
” 。

清顺治十四年郑廷魁 已在福建按

察使任上
,

专门
“

具白金十两
、

匾额一个
,

于

各社神庙以酬前礼
”。 。

后来郑廷魁官 至江南

右布政使
,

是樟林及附近之苏湾都北部地区历

史上所出的官位最高者
,

其子孙在地方社会中

一直维持着很大的影响力¹
。

二
、

火帝庙创建与社区

内部格局的转变

从嘉靖到康熙的 10 0 多年间
,

潮州地区经

历了楼寇海盗之乱
、

清朝与南明的战争
、

迁海

和三藩之乱等一系列重大动乱事件
,

地方社会

重新整合
。

樟林也经历了十余次的破寨复村
、

迁徙复归的反复
,

最后一次 破寨是康熙十八

年
, “

五月初七 日黎明
,

海 寇邱辉率伙众数千

劫掠我 乡焉
,

里 内物洗 如空
’,

。
。

前述社 区内

部的分化与各个社庙相互关系的变化
,

都是在

这样的比较不安定的背景下进行的
。

康熙二十

三年 ( 1 6 84 年 ) 清政府统一台湾
,

同年开海

禁
,

潮州沿海为时一百多年的社会动乱局面终

于告一段落。
。

在长达几代人的由乱到治的时间里
,

随着

韩江入海 口周围泥坪
、

滩涂的围垦开发
,

樟林

人已经成为韩江三角洲北部地区大片田园的所

有者和耕种者
,

乡民生计逐步由以渔业为主转

变为以农业为主
。

雍正九年朝廷应广东总督郝

玉麟之请
,

裁复界后设于樟林城寨内的东陇河

泊所
,

改设樟林巡检司。
。

这一转变
,

说明政

府 已正式承认樟林居民的身份从渔户或蛋户改

变为一般民户
。

乾隆初年
,

樟林社区的地理格

局发生了重大变化
,

与地域支配关系有关的各

个庙宇之间的关系
,

也有 了很大不同
。

这一转

变
,

是在樟林逐步成为当时广东东部最重要的

近海帆船贸易口岸的背景下出现的
。

由韩江的支流北溪
,

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

河山尾溪
,

进入韩江干流
,

直达潮州府城的水

路
,

是传统时期韩江中上游地区最便捷的入海

航运通道
。

而樟林就正好位于北溪入海 口
,

所

谓
“

河海交汇之墟
’,

À
,

具有成为重要贸易 口

岸的地理条件
。

清代海上贸易性质的转变
,

使

樟林港的兴起有 了可能
。

康熙二十三年开海

禁
,

四十二年规 定
“

商贾船 只许用双 桅
’,
。

,

使海上贸易成为合法的活动
。

康熙二十四年粤

海关 在澄 海设 5 个税馆
,

樟林 口 为其 中之

_ 0

乾隆初年开始
,

清政府鼓励本国商人从海

外船运米粮回国
。

当时整个韩江流域都是严重

缺粮地区 0
,

政府的鼓励对潮州商人从海外运



米进 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
,

文献中经常可以

见到澄海人从退 罗船运大米回国而被议叙的记

载
。

乾隆 《澄海县志》载
: “

自海南诸郡转输

米石者
,

尤为全潮所仰给
。 ”。经 由澄海从海外

输入 的米粮
,

对保证整个潮州府的粮食供应有

重要意 义
,

而樟林正是米粮进 口 的最主要 口

岸
,

是
“

商
、

渔船只停泊之 处
,

米谷 聚积之

所
”。

。

正是以大规模的米谷长途贸易为契机
,

樟林港从乾隆初年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
。

嘉庆

年间任澄海知县的尹佩绅指出
,

樟林 已经是当

时全县最重要的贸易口岸
:

澄滨大海
,

民多业 于海
。

樟林尤

河海交 汇之 墟
,

阂商浙 客
,

巨舰 高

桅
,

扬帆挂席
,

出入往来之处也
。

。

由于港 口 的发展
,

樟林社区内部出现了许

多商号和店铺
,

原来位于南社与东社之间的贸

易场所 ( 即所谓
“

内市
”

) 不能满足贸易的需

要
,

乾隆七年经官府批准
,

在村子西面的原护

寨河沟 的两边荒地
,

建设 了一个新的交 易中

心
。

据乾隆 五十六 年所 立 (樟林扩 埠碑记》

载
:

乾隆七年
,

奉前县宪杨给示
,

招

民户将樟林沟 两傍 沟乾荒地许 民首建

盖铺
。

东西 两 计 共计 建铺 一 百 零二

间
,

后接盖小木板
,

下 面河沟沟水硫

通灌溉
。

每年输纳官租
,

迄今四十 九

载
,

历输无异
。

至郑允信等十 二 间
,

地租向无输 官
,

历纳元天土帝
、

土 地

爷两庙香灯
。
。

这一举措导致樟林社区地域格局的重大变

化
。

首先
,

原在社区西面
,

与樟林隔河相望的

塘西村
,

由于河沟两岸铺屋的兴建
,

与樟林连

接了起来
。

在嘉靖 《潮州府志》中
, “

塘西
”

是与樟林并列的苏湾都江北堡八村之一 。
,

当

时的
“

塘西
”

应该也是包 括了若干散 居的小

村
。

万历二十五年
,

现在的塘西地方开始有人

聚居。
,

此后 1 0 0 多年 间
,

塘西一直是一个独

立发展的
“

村
” 。

直至乾隆七年
,

塘西和樟林

之间仍然隔着一条深宽的河沟和一个大水塘
。

乾隆七年铺屋的兴建
,

特别是后来商业街区的

迅速发展
,

不但使两条
“

村
”

在地理空间上的

间隔不复存在
,

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也逐渐导

致了两村居 民对一个 统一 的
“

樟林
”

的认同
。

尽管嘉庆十九年澄海知县李书吉重修 《澄海县

4

志》时
,

仍旧把
“

塘西
”

和
“

樟林
”

并列为两

个独立的
“

村
’,

。
,

但 当地 人已经逐渐把
“

塘

西
”

视为
“

樟林 乡
”

的一个
“

社
” ,

原来塘西

的主庙三山国王庙 (塘西宫 ) 也终于成为樟林

乡的一个社庙
。

其次
,

在原樟林乡的西北面
,

塘西乡的北

面荒埔地上出现了一片新的居住区
,

后来成为

樟林 乡一个新的
“

社
”

—
仙陇社

。

当地传

说
,

此地原为一片沙丘
,

只有坟堆和一座破

庙
,

乾隆八年以后开始有人居住.
。

此时距樟

林开村已有 18 7 年
,

所以仙陇最开始时的名称

叫
“

新陇
” 。

仙陇的东面与原来的樟林乡有一

条河沟相隔
,

南面与塘西隔着很宽的水塘
,

但

是这些水面两边后来都变成了商业街区
,

仙陇

也就与樟林连成了一片
,

成为社区的一部分
。

再次
,

以乾隆七年在河沟两旁兴建的店铺

为核心
,

商业街区的范围继续扩大
,

与之相邻

的南社
、

东社
、

塘西和仙 陇等社也有部分街巷

逐步被商铺所占据
,

最后在包括塘西和仙陇的

新的社区中央
,

出现 了长发
、

古新
、

广盛
、

仙

桥
、

洽 兴
、

顺兴
、

永 兴和仙 园等 8 个商业街

区
。

光绪年间当地流行的 《樟林游火帝歌》描

述了
“

八街
”

兴盛时的面貌
:

只等按下不必言
,

唱 出八街人知

端
。

第一 有钱长发厂
,

第二有钱永兴

街
,

沽行豆行全整齐
。

第三就是西 门

外
,

西 门一厂 人俱闲
,

厂名叫做古新

街
。

第四 仙桥近涵头
,

高楼茶居也都

齐
。

第五就是洽兴街
,

洋货交 易在外

畔
。

第六顺兴多洋行
,

也有当铺 甲糖

房
。

第七 广盛梢海味
,

亦有扣枯共牵

曹
。

第八仙园四角街
,

酒仿药行也大

间
。

.

这样
,

至迟在乾隆末年
,

樟林的面积比原

来扩大了一倍
,

包括 这八个商业街区和东
、

西
、

南
、

北
、

塘西和仙陇六社
,

以后人们一直

用
“

六社八街
”

这一说法来描述
“

樟林埠
”

的

地理格局
。

而地理格局的改变
,

又导致了社区

内部神庙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改变
。

最为引人注 目的变化是
,

山海雄镇庙作为

全 乡主庙的地位
,

被位于八街街 口新建的
“

火

帝庙
”

所取代
。

据称
,

火帝庙建于樟林扩埠的

次年
,

即乾隆八年
,

关于建庙的因由
,

本地流

传着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
:

父老相传
.

清代中叶
.

律林以通



洋港 口名噪沿海诸邑
,

商业 发达
,

人

口 兴旺
。

然铺户常遭火患
,

商贾不胜

其苦
。

有杨天德者知本县
,

视事樟林

司
,

喻 民所 苦
。

杨通 五 行
,

精 堪 舆

米
,

谓掉 林常欲 火者
,

莲花 山 其源

也
。

山 系炉灶
,

掉河沟 乃其通 天 火

管
,

必使之 为 阴沟
,

空其火 南行 出

海
,

始无患
。

又踏勘相基
,

自为分金

字向
,

教建火帝庙于河沟中游
,

祀赤

帝以 制 回 禄
。

后火 灾果锐减
,

民德

之
,

特制禄位牌一面
,

高二 尺
,

宽数

寸
,

绿底金字
,

文 曰 : “

澄海县正 堂

天德杨公长生禄位
” ,

并祀 火帝庙
,

每值 岁之二 月中旬
,

随南机 大帝 出

游
,

并设一厂以供游罢休息
。

。

查乾隆以后的有关方志
,

澄海县并无一个

叫
“

杨夭德
”

的知县
。

从 (明清进士题名录》

中
,

知道雍正庚戌科云南楚雄县出有一名叫杨

夭德的进士
,

嘉庆 (楚雄县志》载其出任过广

东顺德知县
。

据广东的有关县志记载
,

他乾隆

八年任封川知县
,

十一年任保昌知县
,

十四年

调署琼山知县
,

十六年又回到保 昌任上。
。

在

所有的官方文献中
,

找不到这个叫杨天德的人

曾出任澄海知县的记载
。

有意思的是
,

当地人

在知道上述疑点之后
,

仍然坚持这个故事的真

实性
,

他们的解释是
: “

杨天德任封川知县之

前在广东候补过一段时间
,

乾隆七年短期署理

过澄海知县… …或因署理时间过短而县 志不

载
。 ” 0

以杨天德为中心的这个故事
,

渲染的重点

在于杨天德的身份和有份参与建庙决定的各色

人等的地位
。

根据 《樟林游火帝歌》的说法
,

除了杨天德外
,

樟林司巡检和六社 乡绅都参与

了建庙的决定过程
:

当时上轿游入城
,

直入 武庙关爷

厅
,

和尚闻知来迎接
,

接入县主到大

厅
。

杨爷下礼拜神明
,

和尚擂鼓共敲

钟
,

拜毕进入后堂来
,

和尚进 茶不迟

停
。

律林司爷一 闻知
,

慌张也 到武庙

来
,

六社 乡绅也尽到
,

礼毕坐 下言东

西
。

这样的说法不但赋予火帝崇拜以正统性的

色彩
,

而且暗示着火帝庙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得

到地方上最有势力者的承认
。

关于杨天德的故

事
、

在火帝庙中为杨天德建立长生禄 位的安

排
、

每年二月游 火帝时为杨天德设立专
“

厂
”

拜祀和以全套知县执事抬着杨天德牌位为火帝

神像开道的做法
,

为火帝的主神地位提供 了一

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合理性
。

那么
,

实际上真正 有份建设和管 理火帝

庙
,

并可能大力渲染以上传说的是什么人呢 ?

从火帝庙建于
“

八街
”

街口
,

传说中建庙的直

接动因在于防止商铺火灾这两点 已可推想
,

火

帝庙最初可能是八街商人的庙宇
。

后来它成为

樟林全 乡的主神
,

成为社区中唯一可以游遍全

乡的神明
,

除了地理格局变化等因素外
,

或者

反映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
,

商人在这个港 口市

镇上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
。

从每年二月火帝巡

游的仪 式 中
,

可 以明显 看出商人 的势力和影

响
。

火帝巡游的活动从每年二月初 一 日开始
,

至正月十五游神正 日结束
,

历时半个月
。

社区

内部地域关系的方方面面
,

在一系列的仪式上

得到充分展现
。

二月初一至 十四 日的主要活 动是 以
“

八

街
”

为 中心 的
“

坐 厂
” 。

长发
、

古 新
、

广盛
、

仙桥
、

洽兴
、

顺 兴
、

永 兴
、

仙 园每街 各设一

厂
,

分别摆放火帝
、

夫人和 6 位太 子的神像
,

其 中摆放火帝和杨天德牌位的一厂为
“

大厂
” ,

余为
“

子厂
” 。 “

大厂
”

和
“

子厂
”

按顺序在各

街轮流设立
,

各街区每隔 8 年就有一次设
“

大

厂
”

的 机会
。

火帝
“

坐 厂
”

严格 限制 在
“

八

街
”

的范围内轮流
,

说明它确实是
“

八街
”

的

神明
。

除了帝君
、

夫人
,

刚好有 6 位太子
,

正

好一街一厂
,

也不能不是有意识的安排
。

对于在商业活动中发展起来的
“

八街
”

来

说
, “

坐厂
”

提供了充分展示其经济力量的机

会
。

正月下旬起八个街区的上空已全部盖上蓝

白相间的长大布幅
,

以遮阳光及防春雨
,

叫做
“

挽天
” 。 “

神厂
”

设在商铺里面
,

被选中的铺

号要歇业半月
。 “

大厂
”

一般要 占两个铺面
。

“

神厂
”

以榕树枝叶扎成彩 门
,

门口挂上灯柜

和各种灯饰
,

厂内布置典雅
,

摆放红木桌椅
、

醉翁椅
、

花几
、

名人字画
、

盆景等等
,

入夜还

请有清音小锣鼓
,

奏乐配唱
。

各厂陈放的花灯

大多是从潮州府城定购的。
。 “

坐厂
”

和巡游

的费用完全由八街上的商号捐题
,

不需向一般

的民户摊派
。

按照 当地 人的讲法
,

火帝 坐厂长 达半个

月
,

实际上是八街商人 想多赚钱的一种安排
。



樟林的火帝巡游在周围地 区遐迩闻名
,

澄海
、

海阳
、

饶平
、

南澳和福建的诏安各县的人
,

都

有专门来樟林看游神和花灯的
。

这些人在樟林

的亲戚朋友家中一住半月
,

每天上街观灯
、

看

戏
、

听曲
,

无疑会使八街的商店多做生意
。

还

有火帝忌水
,

而农历二月十五 日粤东 已届春雨

时节
,

游神 日遇到下雨就必须顺延
,

称为
“

挨

日
” 。

有时雨水不停
,

一拖就是十天半月
,

令

家里住满亲戚朋友的人家叫苦不迭
:

亲情 (戚 ) 来到一 大堆
,

可 比一

群蛀米龟
。

城市之人爱脸 面
,

宰鸡杀

鸭抹池鱼
。

传说中
,

有时为了招待久住不走外地客人
,

樟

林人连耕牛都要卖掉
。

所以
,

当地人常常无可

奈何地抱怨
, “

挨 日
”

的惯例也是八街商人为

了多做生意想出来的鬼主意
。

正月 十五 是 游 神
“

正 日
” ,

在各个街区
“

坐厂
”

的神明会集在一起
,

由杨天德的牌位

和全套知县执事开路
,

在
“

乡绅誊老
”

的伴随

下
,

巡游六社八街
。

巡游路线同样显示
“

重八

街
、

轻六社
”

的原则
,

游神队伍至少经过八街

的范 围 4 次
,

走遍每一条街道
。

而在六社则只

是从每社的中间一穿而过
,

主要是为了经过各

社社庙的门前
。

直至今 日
,

整个社区的人仍然承认火帝庙

是全樟林的主庙
。

随着社 区地域格局的变化和火帝庙主庙地

位的确立
,

各社社庙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也发

生了变化
。

这种变化同样在火帝巡游的仪式中

得以表达
。

随着塘西成为
“

六社
”

之一
,

原来塘西村

的主庙成为樟林 的一个社庙
。

塘西宫至迟在清

初已经建立
,

乾隆二十七年前后有过一次大规

模的重建。
,

由于塘西有 1 00 多年独立发展的

历史
,

塘西宫在樟林的六个社庙中具有仅次于

山海雄镇庙 的地位
。

每年正月十二
,

塘西社国

王出巡
,

是樟林各社神和其他神抵巡游的开

始
。

正月十五火帝巡游
“

正 日
” ,

分别在八街

坐厂的火 帝
、

夫人
、

六位 舍爷 和杨天 德牌位

等
,

都要到塘西国王庙前集中
,

由此 出发开始

一天的巡游
。

塘西社的长老摆香案在此跪送
“

圣驾
” ,

并准备一 台潮剧或外江戏昼夜演 出
。

塘西宫前是游神当天仅次于山海雄镇庙仪式最

为隆重的地方
。

不过
,

塘西宫内只祭祀一位国

王和夫人
,

并且没有督抚两院
,

比起 山海雄镇

庙仍然逊色许多
。

更为重要的是
,

现在塘西人

也普遍认为塘西国王庙只是塘西 人所有
,

而 山

海雄镇庙他们也是有
“

份
”

的
。

另一个引人注 目的变化是
,

北帝庙丧失了

作为西社社庙的地位
。

前引 (樟林扩埠碑记》

提到
,

乾隆七年樟林扩埠时
,

有
“

郑允信等十

二间
,

地租向无输官
,

历纳元天上帝
、

土地爷

两庙香灯
” ,

被称为
“

香灯铺
” 。

乾隆五十六年

还立碑再次强调这些香灯铺的地位
,

说明当时

北帝庙尚未衰落
。

而现在我们见到的北帝庙已

经香火稀落
,

满 目疮演
,

早已失去西社社庙的

地位
。

这种情况与火帝庙兴起有直接的关系
。

按一般的理解
,

北帝属水
,

与火帝相克
,

而火

帝庙偏偏就位于与北帝庙隔河相对的位置
。

所

以
,

火帝巡游 的路线 (本地人叫
“

安路
”

) 要

七弯八拐地避开
“

玄天上帝
”

庙前的一段路
。

但是
,

火帝成为全乡的主神后
,

每次巡游一定

要经过各社社庙
,

各社普老也要在本社庙前掂

香恭迎火帝
“

圣驾
” ,

西社社庙同样不能不去
。

结果就只能是北帝庙丧失其社庙的地位
。

前述

北帝要坐镇庙内压制冤魂的传说开始流传
,

西

社人为了有一个可以出巡的社神
,

就把原在村

外山脚井仔泉地方的土地神 (称
“

感天大帝
”

)

请到村内
,

为他修了一个行宫
,

每年正月二十

九 日抬出来巡游
。

开始时只是巡游那几天才把

神像请到行宫摆放
,

后来就干脆不再送回井仔

泉旧庙
。

这样
, “

感天大帝庙
”

终于取代
“

玄

天上帝庙
”

成为西社的社庙
。

火帝巡游时与西

社有关的仪式
,

都在新的社庙前举行
。

南社的山海雄镇庙是火帝唯一在
“

八街
”

外
“

坐厂
”

并供人祭拜的地方
。

南社提前在此

搭建了高大的安放神轿的棚子 (即
“

厂 ,’)
,

供

游神队伍中午吃饭时安置神像
。 “

神像
”

对面

同样搭有戏棚
,

连演几天大戏
。

二月十五日中

午吃饭时
,

这里热闹非凡
,

成为一个祭祀中

心
。

作者多次在当地参加游神活动
,

也在多个

不同场合下问有份抬神轿的人
,

为什么中午火

帝要在南社宫前坐厂
,

得到的回答基本一样
:

南社宫国王很大
,

全乡有份
,

所以火帝要在这

里停一停
。

不过
,

社区重新整合之后
,

火帝是

唯一可以巡游六社八街的神明
。

虽然塘西和仙

陇的居民后来也认为山海雄镇庙 自己
“

有份
” ,

也在自己的门槛上张贴
“

山海雄镇
”

的神符
,

但山海雄镇庙国王巡游的范围始终只限于南
、

北
、

东
、

西四社
,

而不进入塘西和仙陇二社的



地界
。

仙陇社庙 (仙陇宫 ) 的建立在乾隆二十四

年。
,

也是祭祀三山国王
。

仙 陇社 建立最 晚
,

可能最初本社的居民在社区内部也 比较没有地

位
,

因此存在着一些含有歧视
、

压制成分的关

于仙陇的传说和禁忌
。

外社人一直传说仙陇宫

国王头上长有一只螺
,

形象凶
,

实际上并非三

山国王
。

而且仙陇的国王非常
“

孤毒
”

( 潮州

话
,

极端小气
、

排外之意 )
,

外社 的人不得进

入仙陇宫
,

进去了一定会有报应
。

因此仙陇宫

一直只限于本社人拜祭
。

樟林的绝大多数人终

身不敢进入这间阴森而神秘的小庙
。

又传说仙

陇宫国王的座下压着许多凶神恶煞
,

国王一离

开
,

这些魔鬼就会作乱害人
,

故仙陇宫的国王

不能巡游
。

据说
,

本世纪 曾巡游过 两次
,

20

年代巡游一次之后就闹农会 ; 30 年代末又游

一次
,

次年日本兵就烧了整个仙陇社
。

经过清代中叶开始社区的重新整合
,

樟林

形成了以八街的火帝庙为主神
,

下有 六社社

庙
,

社庙之下再分 2 4 座土地庙 ( 福德祠 ) 的

神庙系统。
。

土地庙 的祭 祀范 围 叫
“

地 头
” ,

是次于社的地域信仰单位
。

每年正月二十九 日

是土地庙举行较大祭祀活动或土地爷巡游的 日

子 .
。

这样的格局一直维持到现在
。

三
、 “

官方庙宇
”

的建立及其意义

在主神
—

社神
—

土地庙的系统之外
,

樟林还有多座具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庙宇
,

是由

地方官员和绿营官兵建立或参与建设的
。

这些

庙宇在社区内部的生活中意义各不相同
,

但其

发展同样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变迁
。

康熙三年迁界之前
,

樟林和塘西地方并无

设置任何官府的机构
。

康熙八年奉旨迁民归复

开耕
,

同年迁东陇河泊所署于樟林。
,

樟林始

有官方行政机构之设
。

雍正九年
“

裁广东澄海

县东 陇河泊所大使缺
,

改设樟林镇巡检一

员
’,

。 。

樟林巡检司是 当时澄海县 的两个巡 检

司之一
,

其管辖范围并不限于樟林本乡
,

而是

包括了苏湾都北部的大片地区
。

康熙八年复界时
,

在东
、

西
、

南
、

北四社

的中央修建了一个城寨 ( 当地人称为
“

城仔

内
”

)
,

周 围一百四十丈
,

高一丈四尺。
。

城内

设澄海协右营守备署和樟林母汛。
,

乾隆年间

守备署有马
、

步兵 6 60 人
,

营房 73 间
,

专辖

澄海县沿海地 区的水陆汛地 18 处
。

樟林汛为

右营守备下辖的 6 个母汛之一
,

有营房 9 间
,

汛兵 2 4 名
,

并辖 苏湾都北 部的东 陇
、

鸿沟
、

盐灶
、

九溪桥等 4 汛 。
。

设于
“

城仔 内
”

的官方机构
,

还包括康熙

二十五年 ( 1 6 8 6 年 ) 设置的樟林急递铺。
。

由于这种地域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地的

地位
,

官员们在这个港口 乡镇有较强的影响力

和控制力
。

他们不但参与了火帝庙和一些社庙

的祭祀活动
,

而且 自己出面在樟林建立了多座

有 明显官方色彩的庙宇
。

樟林巡检司是社 区 内部 最重要 的官方 机

构
,

巡检也参与每年一度的火帝巡游活动
,

其

最重要的仪式是二月二十三 日晚上的
“

分标
” 。

从二月初火帝开始坐 厂之时起
,

巡检司署即以

张灯结彩
,

表示
“

与民同乐
” 。

火帝巡 游的前

两天晚上
,

八街的锣鼓
、

花灯
、

彩旗 (当地人

叫
“

标
”

) 队伍要先集 中到
“

城仔 内
”

为巡检

司署作表演
,

而
“

司爷
”

和
“

司奶
”

也亲自颁

发银牌
、 “

标仔
”

(小旗 )
,

以示奖励之意
。

此

外
,

南社的山海雄镇庙和东社的国王宫游神之

日
, “

安路
”

的最后一站也是巡检 司署
,

抬神

轿者要在司署门前将神轿高高举起
,

据说是 为

了让
“

司爷
”

和
“

司 奶
”

可以看到 本社的神

明
。

这个仪式 叫
“

撑安
” 。

樟林 乡内直接 由官 员出面兴建或参与建设

的庙宇有关帝庙
、

朱子祠 (后改文昌庙 ) 和风

伯庙等
。

关帝庙 位于
“

城仔 内
”

右营 守备署东南

侧
,

是绿营官兵祭祀的庙宇
,

一直由右营守备

管理和控制
:

关帝庙
,

在樟林城堡南门 内
。

康

熙年间建
。

乾隆九年甲子右营宁备谢

英重修
。

嘉庆六年辛亥宁备谢富
、

绅

士陈先等重 修
。

。

根据当地人的传说
,

城内关帝庙盖建时岁干支

与关羽生年相同
。

据此推算
,

当建于康熙十七

年。
。

其时距右营 守备署在樟林设 立不到 10

年时间
。

据 (樟林游火帝歌 ) 的说法
,

乾隆初

年知县杨天德来到樟林
,

就是在关帝庙中
,

与

巡检司官员和六社 乡绅商议建 立火帝庙之事

的
。

由此可以知道
,

关帝庙也是乡绅与官员们

议事的地方之一
。

朱子祠在
“

城仔内
”

河泊所署 (即后来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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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检司署 ) 西侧
,

距城寨西门不远处
。

据称建

于明 代 万 历年 间
,

参与 其 事者 为
“

乡间 俊

彦
”。

。

但康 熙末年该庙 已被营勇占据
,

雍 正

元年澄海知 县刘琦龄 出面赶走营 兵
,

重 修此

庙。
。

根据苏湾都盐 灶 乡进士李篙德所撰之

(苏湾北考亭朱子祠碑记》
,

朱子祠为苏湾都北

部 (当地人称为
“

苏北
”

) 地区的士子所共有
,

其时出面
“

白诸 邑侯刘公琦 龄
”

的
,

包括 了
“

苏北
”

各乡的士绅
,

重修时也是
“

同都人士

起而葺之
” ,

而不独限于樟林一乡之人。
。

不过
,

朱子祠建立以后
, “

历年有所倾纪

剥落
,

且司署侵其右
,

兵营塞其前
,

不久恐鞠

为茂草矣
’,

。
,

这次 占据朱 子 祠的是巡 检司

署。
。

结果
,

嘉庆十五年诸生请知县齐守业再

次
“

清复
” ,

并依嘉庆 六年所颁
“

文昌帝君主

持文运
,

福国佑民
。

崇正教
,

辟邪说
,

灵迹最

著
。

允宜列入祀典
,

用光文治
”

的诏令
,

将朱

子祠改建为文昌庙
, “

左配韩文公
,

右配朱文

公
”。

。

文昌庙 的重建工程于嘉庆十七年三月

完工
,

其时知县齐守业即将卸任
。

继任之李书

吉于次年参渴新建的文昌庙
,

应诸生之请
,

撰

写 (樟林文 昌庙碑记 ) 。
,

并拨 沙坦为文 昌庙

产业
:

又 询 之 祭 费
,

则 称也 醉 收 事
。

嗦
,

是何可久 那 ? 适查有大新围堤外

新涨沙坦一百二十五亩
,

进士洲旁新

涨 沙坦五亩四分
,

狮山脚堤外新涨洲

畔五亩 五分
,

未经人报升
,

拨归帝君

庙以作祭 费
。

嘉庆十九年
,

李书吉又于樟林 文 昌庙 内设 义

学
,

延师课徒
。

规定上述庙 田中
,

一百二十五

亩沙坦的租银作为
“

延师束修之用
” ,

其余部

分的收入作为祭费。
。

自此
,

文昌庙成为
“

苏

北
”

士夫文人的庙宇
,

其日常祭祀
、

产业管理

以及与田土相关的诉讼
,

都 由
“

庙 内文武绅

铃
”

(即所谓
“

司事
”

) 负责
。

属于文庙所有的

最大 一块沙坦也被称 为
“

秀才坪
”。

。

光绪十

年署澄海知县葛兆兰为
“

秀才坪
”

(又名
“

煎

匙围
”

) 被外人强 占事
,

会同沙田局官员亲到

该地踏勘
,

出示勒石
, “

联衔察奉批准归还 樟

林文昌庙祭业
’,

。
。

同时
,

发 出 田产执照
,

归

樟林文庙绅董附贡生陈荣光
、

陈之纲
,

凛生陈

士祯
、

陈炳章等收执
,

也立碑为记。
。

从朱子

祠到文昌庙的 10 0 多年发展中
,

我们见到 了县

官和本地士绅合作
,

在樟林保持一个地域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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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鲜明士大夫色彩的庙宇所作的不懈努力
。

不

过
,

不断发生庙宇
、

产业被营兵和外人强占之

事
,

可能反映这类士大夫的庙宇
,

在民间仍然

缺乏广泛而有力量的信仰基础
。

风伯庙建立于嘉庆二十四年
,

主事者为澄

海知县尹佩绅
。

嘉庆十年樟林发生了惊动朝廷

的林伴
、

林五私通海盗案
,

两名主犯被处决

后
,

其家产全部没官变卖。
。

嘉庆二十四年
,

尹佩绅捐棒 2 00 两
,

倡导
“

镇市中商民
”

合力

捐资共六百八十两
,

购买林洋没官住宅
“

大夫

第
”

一座共 30 间
,

改建为风伯庙
,

亲 自
“

虔

具牲酿 以致祭于风伯之神
”。

,

并在庙前树立

(樟林镇鼎建风伯庙碑记 ) .
。

据他的说法
,

在

樟林鼎建风伯庙是因为其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

地位
:

律林
,

澄 之 拒 镇也
。

旧 无 风伯

庙
,

自余 宰是 郑
,

越 五 岁而 庙始 建

焉
。

夫建庙者何 ? 祈风若也
。

建于律

林者何 ? 澄滨大海
,

民多业于海
,

掉

林尤河海交会之墟
,

问商浙客
,

巨舰

高桅
,

扬帆挂席
,

出入往来之处也
。

是 柞 风 不 为利
,

柞风 伯 之 庇 不 为

功。
。

风伯庙建立之初
, “

堂之位仅奉木牌
,

未及虔

塑神像以昭灵爽
”。

。

次年潮州天旱米贵
,

青

黄不接之时尹佩绅再 到樟林
,

劝谕商人往 台

湾
、

厦门运米回潮接济
。

他把此次米粮海运顺

利归功于风伯的保佑
,

为其塑造神像
。

当年十

二月
“

又捐廉银二百二十余两
,

自买充公四 围

田十五亩
,

以稗吾 民供奉
,

永为 祭业
”。

。

其

时风伯庙已有
“

董事职员
”

三人
,

但尹佩绅仍

认为
“

庙无主持
,

何以洁庙宇
” ,

又于道光二

年延请僧人为风伯庙主持
。

同年
,

再把东陇港

外的泥坪拨归风伯庙收管
,

每年召佃 收割咸

草
,

可得租银 四十元
。

为此事
,

他 又树立 了

(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章程碑记》
。

道光六年和

七年
,

尹佩绅再次把两处沙坪和一处铺屋拨归

风伯庙
,

使风伯庙庙产每年收入的租银达 12 6

元。
。

道光七年四月
,

在即将离任之际
,

尹佩

绅对风伯庙的祭祀和庙产管理仍十分关注
,

又

写了 (谕风伯庙司事值办祭祀) 文
,

要求对风

伯庙的祭祀礼仪
、

田产管理和 日常开支议定章

程
,

造立册籍
,

以专责成@ 。

同时
,

他又再次

在风 伯庙 立 碑 ( 即 ( 拨 充 风 伯庙祭 祀香灯

示 ) )
,

详细开列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七年历次



捐置和拨 归风伯庙的田产所在
、

面积和租 银
,

并规定了风伯庙每年祭祀的方式
:

为此示谕各行商
、

船户
、

乡民人

等知悉
,

尔等各宜遵照
。

每值春秋祭

祀
,

讫集伺候本县致祭
。

所有捐拨 田

产租银
,

届期着该司事征收
,

按照议

定章程办理祭品 物件
,

毋致 临期 周

幸
。

以尹佩绅的知县身份
,

这样关注一个 乡镇上的

庙宇
,

是相当罕见的
。

除了关帝庙
、

文昌庙和风伯庙这些直接由

官员建设的庙宇外
,

樟林还有一个主要由商人

建立
,

但也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庙宇
,

这就是著

名的新围夭后宫
。

该庙宇位于村外东南面接近

港 口入海的新围地方
,

建于樟林港贸易最繁盛

的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间
,

是当时广东全

省最大的天后宫
。

这座天后宫的建筑据说是以

福建泉州的天后宫为蓝本的
,

其形制和规模至

今仍被当地文人引以为荣
。

其东西两庞有乾隆

五十六年所立的 22 块建庙捐款碑
,

从碑记的

内容可以看出
,

捐款者包括了粤东
、

闽南沿海

数县的官员和士绅
,

也包括了来 自韩江上游的

嘉应州和大埔县的信众
,

而最主要的捐献者则

是樟林港的
“

商船户
” 、 “

众槽船舵公
”

和商

号
。

每年天后诞时
,

前来拜祭的包括了闽粤交

界地方数县的信众
,

可谓盛极一时
。

不过
,

在

田野调查中作者的一个深刻印象是
,

由于新围

天后宫的祭祀范围远远不只限于樟林一乡
,

这

个后来被外来的访问者视为樟林古港最重要标

志物的夭后宫
,

与社区内部的社会生活似乎并

未有密切的联系
。

近代以后
,

随着樟林港的衰

落
,

这一特点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
。

四
、 “

信仰空间
”

的历史

与社会心理内涵

通过以上讨论
,

可以发现
,

至迟到清代嘉

庆年间
,

樟林已经存在着一个由火帝庙
—

各

社社庙
—

各地头土地庙等构成的庙宇等级系

统
。

在这个系统之外
,

关帝庙
、

文昌庙
、

风伯

庙和新围天后宫等具有明显官方色彩
,

其建立

和运作包含有较多
“

外来
”

因素的庙宇也同时

存在着
,

各有其意义和功能
。

该庙宇系统以及

庙宇之间相互关系的形成
,

经历了数百年漫长

的历史演变过程
。

与其说某一
“

共时态
”

中所

见之 乡村庙宇的相互关系
,

反映的是特定地域

支配关系的
“

空间结构
” ,

还不如将其视为一

个复杂互动的
、

长期的历史过程的
“

结晶
”

和
‘

缩影
” 。 “

信仰空间
”

实际上
“

全 息
”

地反映

了多重迭合的动态的社会心理的
“

时间历程
” 。

民间神抵的
“

信仰
”

在很重要的意 义上
,

表达的是大众心理的认同
。

在樟林乡
,

这种认

同常常表现为乡民们
“

有份
”

和
“

无份
”

的感

觉
。 “

份
”

是一种相当微妙的情感
,

一个塘西

人对你讲塘西宫他
“

有份
”

时
,

与讲山海雄镇

庙他也
“

有份
”

时的感觉
,

是有很大差别的 ;

对于 山海雄镇庙来说
,

南社 人讲的
“

有份
”

和

塘西人讲的
“

有份
”

意义也很不相同
。

火帝巡

游时从周围各县赶来参加仪式的人
,

尽管他们

不是樟林人
,

但跋涉百十里来凑热闹
,

心里难

免还是以为这个活动他 (她 ) 是
“

有份
”

参与

的
,

但这种感觉 自然与樟林本地人参加仪式的
“

有份
”

感觉相去甚远
。 “

份
”

的感觉又是随着

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 的
,

火帝庙出现前后
,

西社北帝庙的地位截然不同
,

既然习俗和现实

的力量都不允许西社人都
“

有份
”

的北帝庙继

续作为社庙
,

他们就选择了另外找一个可以巡

游的神明作为大家都
“

有份
”

的社庙
。

而在此

之后
,

我们却听到其他社的人说
,

这个 日渐破

败的庙宇原来整个樟林都是
“

有份
”

的
。

山海

雄镇庙地位的不断变化
,

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例

证
。 “

份
”

是交叉的
、

多重迭合的
,

一个 乡民

心 目中可以有对于许多庙宇的层次不同的多种
“

有份
”

或
“

无份
”

的感觉
,

而对于同一个庙

宇或同一个仪式
,

董事司理者
、

参与表演者
、

一般 乡民和看热 闹的外乡人的
“

有份
”

的感觉

也很不一样
。

把这些
“

有份
”

和
“

无份
”

的复

杂关系
,

放置到像樟林这样一个社区的动态的

神庙系统之中去
,

其实际的存在形态
,

其实是

难以用
“

祭祀圈
”

或
“

信仰圈
”

之类的简洁的

分析性概念来把握的
。

对
“

信仰空间
”

的历时

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
“

再现
” ,

常常更有

助于对实际社会关系的精妙之处 的感悟与理

解
。

用分析性概念把握
“

有份
” 、 “

无份
”

之类

的感觉的困难
,

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 中
“

有

份
”

和
“

无份
”

的界限是软弱 的和可有可无

的
。

实际上
,

正是这些微妙 的难 以言明的感

觉
,

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决定了现实社会生活



的形式与内容
。

这 一点
,

我们可 以通过清末民

初樟林有官方色彩的庙宇的命运来说明
。

先看看新 围夭后宫的结局
。

如前所述
,

由

于新围天后宫的创立者有许 多是外来的官员
、

商人
、

船主和水手
,

其祭祀范围也远远不只限

于樟林一 乡
,

这个后来被外来的访问者高度重

视的庙宇
,

与社区内部的社会生活似乎联系比

较疏远
。

在樟林还是一个贸易 口岸的时候
,

许

多外来的客商
、

船户
、

舵公等在此居住
,

他们

的信仰 和财力 足以支持 一个 大规模庙宇的运

作
,

天后宫与社区内部的关系亲疏并不直接对

庙宇的命运产生影响
。

但是
,

一旦港 口衰落和

社区性质发生变化
,

情况就不同了
。

咸丰以后海上 贸易的性质 发生 了重 大改

变
,

汕头开埠和机器轮船的使用
,

导致 了樟林

港传统贸易方式的衰落
。

港 口衰落以后
,

由于

庙宇 的主要支持者的离开
,

新围天后宫 日渐破

败
。

经过 19 18 年的八级大地震和 19 2 2 年
“

八

二风灾
” ,

天 后宫 的大 门和正殿倒塌
,

仅余两

庞和殿后的
“

梳妆楼
” 。

19 4 9 年以后
,

其地成

为民居
。

近年在此居住
,

自称来 自莆田的林姓

人家
,

重新为天后设立小神完拜祭
,

但香火极

为稀落
。

而且
,

根据调查时得到的印象
,

这些

自称妈祖后 人的林姓人家在此居住
,

其 目的与

其说是要 延续妈祖的香火
,

还不如说是为了等

待这个 已经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、

而

且时有重建呼声的庙宇修复时得到一笔搬迁的

补偿费
。

不过
,

迄今为止
,

恢复新围天后宫的

工作并无实际进展
。

其他几个
“

官方庙宇
”

的结局
,

也与新围

天后宫相仿
。

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考试后
,

文

昌庙 当年就改建为进行新式教育的养正学堂
,

民国初年养正学堂改 名为切正小学
,

1 9 16 年

又在庙址 改办翠英高等学校
,

1 9 31 年成为区

立第二高等学校
。

现在此地为樟林中学的一部

分
。

宣统元年 以后
,

风 伯庙一直 是学 校所在

地
。

是年在此地建 立广智高等小学
,

19 31 年

改称为区立第一高等小学
,

1 9 4 6 年在此地建

立了苏北初级 中学
,

直至 90 年代初
,

风伯庙

旧址仍为苏北中学所在地。
。

关帝庙至宣统年

间仍然存在
,

宣统元年出版的 (澄海乡土地理

教科书) 中
,

樟林城寨 内仍有关帝庙。
。

辛亥

革命后
,

关帝庙和右营守备
、

樟林母汛营房都

成为 民居
,

50 年代在关帝庙旧 址建立 了樟林

诊所
。

可见
,

清末民初的重大社会变动
,

使这

1 0

些带有明显
“

官方色彩
”

的庙宇失去了存在的

基础
。

近 20 年由火帝庙
—

各社社庙
—

各

地头土地庙等构成的这个庙宇系统得以重建和

恢复活动
,

连建于路边的极不起眼的猴爷
、

臼

妈之类等墓尔小庙都有人出面重建
,

但从来没

有 人提 出过重建关帝庙
、

文昌庙和风伯庙的建

议
。

这些有明显
“

官方色彩
”

的庙宇
,

从一开

始就具有
“

外来
”

的性质
。

尽管关帝
、

文昌帝

君
、

风伯神和天后都是列入王朝祀典的神 明
,

不管地方官员和客商船户在这些庙宇的建筑
、

祭祀仪式和庙产管理上花费了多大心血
,

这些

庙宇实际并未完成
“

本地化
”

和
“

民间化
”

的

过程
,

庙宇与社区的 日常生活始终 有较大距

离
,

当地百姓事实上很少对这些比火帝庙和社

庙更有
“

正统性
”

的庙宇产 生
“

有 份
”

的感

觉
。

官员和客商一旦离开
,

庙宇的衰落就不可

避免了
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火帝庙的命运
。

火

帝庙直至 40 年代末仍然保持其作为全 乡主庙

的地位
,

香火很盛
。

我们访间过的老人
,

都绘

声绘色地描述三
、

四十年代火帝巡游的盛况
。

5 0 年代初
,

民间宗教活动被全面禁止
,

大跃

进时火帝庙也因扩建马路被拆除
。

由于 19 5 7

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
,

八街商

人 已不复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社会阶层而存在
。

在行政区划上
,

原
“

八街
”

被并入西社之中
,

成为今日的河美管理区
。

实际上
,

原来支持火

帝庙的主要社会力量
,

已经不复存在
。

然而
,

火帝庙已经有 10 0 多年的作为樟林主庙的历史

传统
,

樟林全 乡人都认为自己
“

有份
” 。

结果

80 年代政 治环境稍微 宽松
,

火帝庙就马上在

原址附近的马路中央得 以重建
,

一年一度的坐

厂游神活动又恢复了
。

为游火帝事
,

地方政府

与当地百姓屡有矛盾发生
,

但屡禁不止
,

游神

规模越来越大
。

与前不同的是
,

重建的火帝庙

已不再是商人的庙宇
,

火帝巡游的费用也转由

原
“

六社
”

地域 内的有钱有势者承担
,

火帝
、

夫人
、

太子和杨天德牌位
“

坐厂
”

的地点也由

这些势力所控制
,

不再 局限于
“

八街
”

的范

围
。

例如 19 9 2 年火帝巡游 时
,

原来无权设
“

厂
”

的塘西社因有几个致富者出了大钱
,

竟

然设 了三个
“

厂
” ,

而原来
“

八街
”

范围内
,

仅在中山路 (原来的长发街) 一地
,

由一帮有

势力的人设 了一
“

厂
” 。

实际上
,

近年来
“

恢



复
”

的火帝巡游
,

已经由原来的
“

八街
”

商人

控制社区的活动
,

变性为农业社区中暴发势力

显示其政治
、

经济力量的仪式性行为
。

而他们

之所以选择火帝巡游作为
“

合法地
”

表达力量

的场合
,

归根结底还是 因为这个场合 全 乡都
“

有份
” 。

传统的政治力量 消退以后
, “

官方庙宇
”

的衰落
,

并不意味着
“

国家
”

的观念在乡民的

信仰意识中无关紧要
。

实际上华南乡村社庙的

出现
,

正是明王朝在 乡村地 区推行里甲制度
,

在里甲中建立
“

社祭
”

制度变化的结果
。

李书

吉特别在其编修的 《澄海县志 ) 中提到社庙与

里社之祭的关系
:

里社庙
,

邑无虑数百
。

盖废里社

而祀于庙者也
。

社神居 中
,

左五土
,

右保生
,

并设总借周公有德
、

巡抚王

公来任 (以 其有展复功
,

民怀其德 )
。

岁时合社会饮
,

水旱病灾必祷
,

各 乡

皆同。
。

明初国家推行的社祭制度后来变成一种文

化传统
,

尽管露天的
“

社坛
”

变成有 盖 的社

庙
,

但以
“

社
”

作为乡村的基本单位
,

围绕着
“

社
”

的祭祀中心
“

岁时合社会饮
,

水旱病灾

必祷
” ,

制度上的承袭还是十分清楚的
。

社庙

实际上还兼具明初里 甲
“

厉坛
”

的部分功 能
。

万历二十五年创乡不久的樟林开始分
“

社
” ,

这时的
“

社
”

当然与明初划定的里 甲的地域范

围不相吻合
,

但
“

分社立庙
”

这一行为背后
,

仍然可以看到国家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

的
“

正统性
”

的深刻影响
。

至于在社庙中祭祀

总督巡抚
、

在火帝庙中摆放杨天德牌位
、

关于

杨天德传说的存在
、

七圣夫人庙中悬挂的知县

的牌匾等等
,

都在申说着
“

国家
”

作为一种政

治和文 化
“

正统
”

的存在
。

在 乡村社 会生活

中
, “

功利
”

层面地方官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
,

与乡民们在文化价值层面上关于
“

国家
”

的理

念
,

是分离的
。

对于 日夜为生计操劳的百姓来

说
, “

国家
”

是一种无处不有
、

无时不在
,

又

充满了遥 远的
、

不可触摸的神秘感的 神圣力

量
,

常常是政治
、

社会与文化
“

正统
”

的主要

来源
。

不管现实的政治环境如何
,

也不管在实

际的社会活动中他们对
“

国家
”

的理解千差万

别
,

这种理想化的
“

国家
”

的
“

原形
” ,

始终

存在于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之中
。

通过樟林神庙系统的考察
,

可以发现
,

乡

村庙宇的空间格局及其 内部关系
,

是在长期的

历史变迁中文化积淀的结果
。

多因素互动的
、

多重迭合的庙宇的
“

信仰空 间
” ,

一 直处于生

生不息的发展之中
。

以往的研究
,

常常把民间

信仰作为乡村社会结构和地域支配关系的象征

或标志物
,

但更重要 的恐怕是对
“

信仰空间
”

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场景的了解
,

以

及对于更加复杂的社会心理情形的感悟
。

¹作者自 1 990 年以来一直在这个叫樟林的乡村进行乡村社会史的 田野调查
,

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
: (从

“

游火帝歌
”

看清代樟林社会—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)
,

(潮学研究) 第 1 辑
,

汕头大学 出版社 19 9 3

年版 ; (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—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 )
,

(中山大学史学集刊 ) 第 2 辑
,

广 东人 民出版社

199 4年版 ; (樟林港史补证三则》
,

《潮学研究 ) 第 2 辑
,

汕头大学出版社 1 994 年版 ; (商人 庙宇与
“

地方

化
”

—樟林火帝庙
、

天后宫
、

风伯庙之 比较》
, ‘·

商人与地方文化
”

学术研讨会论文 (香港
, 19 94 年 8 月 ) ;

《
“

八二风灾
”

所见之民国初年潮汕侨乡
—

以樟林为例》
,

(潮学研究》第 6 辑
,

汕头大学出版社 1 99 7 年版 ; (村

落历史与天后传说的演变
—

以樟林的四个夭后宫为例》
, “

夭后庙
:
神像

、

建筑与社会组织学术研讨会
”

论文

(香港中文大学
,

1 997 年 1 月 ) 等
。

º这些文献现以
“

樟林乡土史料
”

为题
,

以专集形式收藏于广东省澄海县博物馆
。

» (樟林乡土史料
·

建寨呈文》
。

¼ 《樟林乡土史料
·

乡党里甲解疑》
。

½如 (樟林乡土史料
·

古迹大观 ) 载
: “

东潮
,

本黄岗余家
,

移住俺乡
,

请米入册八百零亩
,

照下例输纳
。 ”

¾ (樟林乡土史料
·

上林氏记述)
。

按
:

(樟林乡土史料) 中有一段长达 3200 字的关于樟林本地历史的记述
,

无

标题
.

落款
“

时康熙戊辰正月望 日八十三岁上林氏撰
”。

本文作者将其定名为
“
上林氏记述

”。

也有本地学者引

用该材料时
,

注其出处为
“

佚名篇
”

(参见黄光舜 (闲堂杂录》
,

1 9 % 年铅印本 )
。

¿康熙 (澄海县志》卷首
, “

自序
” 。

À参见杨彩 (南澳赋 )
,

见陈天资 (东里志) 卷 7 ,

艺文
·

赋 ; (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》
,

见 (明本潮州戏文五

种)
,

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 85 年版
,

页 7 9 1 ; 现存于樟林
“

山海雄镇
”

庙内之 (察院禁约》 (万历十四年 ) 和 (均

匀碑 ) (万历二十年 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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Á参见现立于 山海雄镇庙前之 (庙宇重光碑记》
。

 <樟林乡土史料
·

h林氏记述》
。

À (樟林乡土史料
·

建庙募题序 )
。

 乾隆 (澄海县 志) 卷 7 , “

坛庙
” 。

O 《樟林乡土史料
·

建庙募题序》
。

À 《樟林乡土史料
·

建庙募题序 )
。

 
“

曾阿三打破樟林寨
”

在当地是流传很广的传说
,

民国年间当地文人陈汰余所著 (樟林乡土志略) 对该传说

有详细记述
,

但他也指出此事
“

无文献可考
”

( 1 9 4 5 年稿本
,

见
“

居民之来源
” 、 “

灾变
” 、 “

古迹
”

等部分 )
。

据

顺治 (潮州府志
·

兵事部》载
,

明正统十一年潮州沿海确有土名
“

曾阿三
”

(即曾耙头 ) 的大海盗活动
,

但樟林

1 10 年后才建寨
。

实际上
,

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确有一伙海盗洗劫过建寨仅 7 年的樟林 (参见 《樟林乡土史料
·

抄

录呈明府主沟河界址 ) ) ;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大海盗昊平在官军追击下从饶平县凤凰山南逃
,

也是从樟林掠民舟

出海的 (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 554
,

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庚辰 )
。

0 嘉庆 《澄海县志》卷 16
, “

祀典
” 。

0 嘉庆 (澄海县志) 卷 16
, “

祀典
” 。

。 《樟林乡土史料
·

上林氏记述 ) 记为
“

贡生郑廷魁往京
” ,

误
。

今据康熙 《澄海县志》卷 15
, “

人物
·

清正
”

改

正
。

0 (樟林乡土史料
·

上林氏记述》
。

¼郑廷魁从子郑以勋 (铁侯 ) 于顺治十一年成贡生
,

是时土匪作乱
,

知县王躬允劝其任樟林乡正
,

郑以勋捐资

御匪
,

乡里因而免受骚扰
。

去世后
,

康熙二十三年知县王岱专门为他立神道碑
,

其孙郑英到乾隆十四年又重修

此碑和神道
。

康熙年间廷魁之祖父
、

父亲均被封赠为大中大夫
,

廷魁又建救书楼于西社祖祠前
,

供奉封救
。

郑

廷魁致仕后曾在此居住
,

以后郑氏子孙一直
“

世居其地
”

( (樟林乡土史料》; (樟林乡土志略) ; 乾隆 (澄海县

志》卷 10
,

园第 ; 卷 16
,

宦望 ; 卷 17
,

行谊 )
。

0 (樟林乡土史料
·

上林氏记述》
。

¼参见拙作 (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与私人海上贸易》
,

(文史知识) 1 997 年第 9 期
。

À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1 05
,

雍正九年四月戊戌
。

函尹佩绅 《凤山记序》
, “

拨充风伯庙祀祭香灯章程碑记
” 。

。 ( 古今图书集成》祥刑典
,

律令部汇考三七
。

¹嘉庆 (澄海县志) 卷 14
, “

赋税
” 。

@参见拙著 (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
—

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》
,

中山大学出版社 1 992 年版
,

页 34 一 36
,

54 一 57
。

¹乾隆 (澄海县志) 卷 2
, “

埠市
” 。

¹乾隆 (潮州府志) 卷 3 4 , “

关隘
” 。

 尹佩绅
:

(凤山记序 )
, “

拨充风伯庙祀祭香灯章程碑记
” 。

¼ (澄海县文物志)
,

澄海县博物 1 987 年铅印本
,

页 136
,

原书误
“

元天上帝
”

为
“

先王上帝
” ,

现据笔者所见

原碑改正
。

¼嘉靖 (潮州府志》卷 8
,

杂志
。

@参见 (澄海县地名志)
,

澄海县人民政府测绘地名办公室 1 986 年铅印本
,

页 33
。

。嘉庆 (澄海县志) 卷 8
, “

都图
” 。

¹ 《澄海县地名志》
,

页 31
。

¹拙作 (从
“

游火帝歌
”

看清代樟林社会
—

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》文后附有 《樟林游火帝歌》全

文
,

可供参考
。

¼参见黄光舜 (闲堂杂录 ) 卷 1
,

楹联
·

河沟顶火帝庙
。

函参见嘉庆 《楚雄县志》册 7 ,

人物 ; 乾隆 《保昌县志》卷 8
,

职官 ; 咸丰 《琼山县志》卷 13
,

职官
。

9 黄光武 (云南进士广东知县
—

杨天德生平简介)
,

(澄海文史资料 ) 第 9 辑 ( 1 992 年 10 月 )
。

9 可参见李绍雄 (粤东古港樟林二月花灯盛会纪要 )
,

(汕头文史) 第 n 辑
, “

潮汕文化丛拾
” ,

汕头市政协文史

资料委员会 1 992 年版
。

0 (李兴芳长生禄位碑》
,

见黄光舜 (闲堂杂录 ) 卷 3
,

文献
。

@ (东里镇大事记
,

17 43 一 1 9 1 1》
,

东里镇志编撰办公室 1 989 年油印本
,

页 2
。

据黄光舜 《闲堂杂录) 卷 20 年

表
,

仙陇宫原有 (仙陇国王庙碑记)
,

记该庙建于乾隆二十四年
,

该碑记已佚
。

9 陈国梁
、

卢明 (樟林社会概况调查 )
,

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 1 93 7 年版
,

页 67 一 7 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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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有关樟林土地庙的信仰和祭祀情况
,

作者将另文进行讨论
,

限于篇幅
,

本文的分析只及于社庙这一层次
。

。嘉庆 (澄海县志) 卷 4 , “

文署察
” 。

。 (清世宗实录 ) 卷 105
,

雍正九年四月戊戌
。

助乾隆 (潮州府志) 卷 6
, “

城池
” 。

0 康熙二十三年右营守备署移住约 20 里外的南洋
,

乾隆八年再迁回樟林
,

直至清末
。

0 乾隆 (澄海县志) 卷 10
, “

营汛
” 。

O 乾隆 (没海县志) 卷 10
, “
塘铺

” 。

。嘉庆 《澄海县志) 卷 16
, “

祀典
” 。

O 参见黄光舜
:

(闲堂杂录》卷 2
, “

年表
” 。

O 李篙德
:

(苏湾北考亭朱子祠碑记)
,

乾隆 (澄海县志 ) 卷 25
, “

艺文
” 。

O 乾隆 (澄海县志) 卷 7
, “

坛庙
” 。

Q 乾隆 《澄海县志) 卷 25
. “

艺文
” 。

。李书吉
:

(樟林文昌庙碑记》
,

嘉庆 《澄海县志) 卷 25
, “

艺文
·

碑记下
” 。

O 嘉庆 (澄海县志) 卷 16
, “

祀典
” 。

函嘉庆 (澄海县志) 卷 16
. “

祀典
”。

。嘉庆 (澄海县志) 卷 巧
, “

学校
” 。

O 嘉庆 (橙海县志) 卷 15
, “

学校
” 。

O (樟林苏北文庙碑记》
,

(澄海县文物志)
,

澄海县博物馆 19 87 年铅印本
,

页 144 一 145
。

母 《苏北文庙煎匙围田告示》
,

(澄海县文物志》
,

页 146 一 147
。

O (苏北文庙煎匙围田执照》
,

(澄海县文物志)
,

页 1 4 7 一 1480

O 有关
“
二林案

”

的详情
,

可参见黄光武 (嘉庆二年澄海二林通匪案 )
,

(潮学研究 ) 第 5 辑
,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1 99 6 年版
。

À尹佩绅
: (凤山记序

·

祭风伯神文》
。

母尹佩绅
:
《凤山记序

·

樟林镇鼎建风伯庙碑记》
。

O 尹佩绅
: (凤山记序

·

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章程碑记》
。

母尹佩绅
:
《凤山记序

·

樟林镇鼎建风伯庙碑记》
。

。尹佩绅
:
《凤山记序

·

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章程碑记》
。

 尹佩绅
:
《凤山记序

·

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示》
。

À尹佩绅
: (凤山记序

·

谕风伯庙司事值办祭祀)
。

0 参见陈国梁
、

卢明
:

《樟林社会概况调查》
,

页 4 0; 陈汰余
:

(樟林乡土志略
·

建设 ) ; (东里镇大事记
,

19 11 年

以后》
,

东里镇志编撰办公室 1 989 年油印本
。

O 蔡鹏云
:
《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》

,

上海翠英书局 1 9 09 年版
,

页 5
。

O 嘉庆 (澄海县志) 卷 16
, “

祀典
” 。

(作者陈春声
:
中山 大学历史系教授 ; 邮编 51 0 2 7 5)

l 3


